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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梁启超的生平经历为纵轴，将梁
启超与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交往
横向铺展开来，以点带面、以人带史，重新评
估了梁启超及其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
义；并以宽广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以梁启
超为中心展示了晚清民国大变局中一代知
识分子的痛苦、彷徨及艰难求索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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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个故事里的蹩脚文艺青年，分别是旧
爱、小三、败犬、极品和脾气怪异的人。他们都
为爱情或职场所伤，又都伤过别人。《人生需
要揭穿》不是关于解决人生问题的书，也不是
苦口良药、逆耳忠言，更像是发生了一些故事
之后的自然表达。它不指导谁，谁也不用指
导。长大，是最难揭穿的，独属于个人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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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奥尔罕·帕慕克应邀在哈佛大
学做了六场演说，即著名的诺顿演说，此书
为结集。帕慕克说，在完成《纯真博物馆》之
后，他觉得自己在做了三十五年小说家之
后，好像回到了原点。他慢慢地在心中有了
一个他所经历的文学旅程的意象，他觉得是
该谈谈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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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充满魔幻色彩与现实关怀的反
乌托邦小说。利用日本技术制造的高铁列车，
行驶中发生不明原因的重大事故，周原试图
探察真相，竟然发现列车为了躲避敌人的攻
击而被改造成了一个人工宇宙。周原的后代
化身为列车探险者，试图找到高铁的秘密，但
是，敌人仍如魔影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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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郎朗 30 年》讲述了郎朗成功背后
鲜为人知的故事及其奋斗中的坎坷经历，首
次披露了“朗爸”郎国任培养郎朗、教育“郎
家兵团”的秘诀：尽早发现孩子的天赋，不能
浪费孩子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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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团》
许开祯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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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怎么会想到写《独
立团》这样一部抗战题材的小说？

许开祯：我以前写过军事小
说。《独立团》构思得很早了，是我
对中华民族抗战史的思考。抗日
题材小说尽管很多，但写抗战史
的多，写抗战中将领甚至普通士
兵内心世界的作品较少，这部小
说我是从人性的深度与广度去探
讨抗日大背景下，作为一名中国

军人，他们经受的各种考验。既有
面对外敌入侵的愤慨，更有内部
抵抗与投降之间的较量，更有亲
情与大义之间的博弈。

齐鲁晚报：这部抗战题材小
说，也算是乡愁写作的一部分吗？

许开祯：这部小说应该也算
是乡愁的一部分吧。因为小说里
面的河流、山川，包括米粮城，在

我内心都是特别有象征意味的。
包括小说的几位主人公，在取名
过程中都倾注了我不少感情。在
作家心里，故乡有时不是某一个
具体的村，不是某一座具体的
山，故乡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情
结，一种思绪，是灵魂的根、精神
的占领地。这种情感在具体释放
也就是在具体写作过程中，是可
以嫁接到任何一片土地上的。

>>《独立团》也是乡愁写作的一部分

齐鲁晚报：最近您的两本新
书《菜子黄了》和《独立团》都不
是官场小说。过去写了这么多部
官场题材的小说，觉得自己写尽
兴了吗？

许开祯：我的创作基本分两
块，一块是传统写作，不管是乡
土还是军事，基本坚持的是传统
写作。而官场小说是我奋力干预
现实、叩问现实的一个渠道。作
家应该对复杂多变的现实做出
基本的判断，面对现实乱象，作
家更不该沉默，而是要率先发出
声音。

写官场小说，就是表达我的
政治理想，表现我对当下社会万
象及社会矛盾的看法与观点，帮
读者对现实乱象进行梳理。我不

会放弃官场小说的创作，而且
会将官场小说持续写到底。我
要做的是，如何让自己的官场
小说在批判现实、重构理想的
同时，保持足够的文学品质。这
是我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齐鲁晚报：官场小说名声不
好，读者追捧，主流嗤之以鼻，争
议声至今不断。官场小说的根本
问题在哪儿？

许开祯：官场小说最大的争
议就是文学界不给它应有的位
置，主流文学界始终排斥，缺乏
对它的公平公正的评判。大家都
觉得它“俗”，是对现实的简单描
摹。这种说法是欠公允的，而且
不利于文学的大繁荣。但是另一

方面，官场小说又广泛受到读者
的热爱与追捧。这里一是主流文
学界的观念问题，二是文学到底
要不要对现实进行最大限度的
干预与批判，三是对文学性的理
解，可读性在文学性中应占有多
大比重。

主流文学界喜欢拿所谓的
“纯文学”标准衡量一切，而目前
“纯文学”又广受质疑，读者拒
绝，市场遇冷，生存形势越来越
不妙。不少人就将原因归结到畅
销书，归结到“官场小说”。这是
当下文学界缺少胸怀的标志。文
学界如果不打破这种“圈子”，文
学就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失去读
者。

>> 官场小说没有得到公平评判

齐鲁晚报：您从 18 岁开始
发表作品，做过多种文学样式的
写作尝试，您最想去写的是什么？

许开祯：在当下文坛，我是
被定义为官场小说作家的。我不
大认同这点。我认为作家不能以
某种题材来定义，作家就是作
家，不受题材的约束，也不受文
本形式的约束。

写了这么多，我感觉最得心
应手的还是乡土题材，写故乡，写
故乡的人和事，写农民与土地的
关系，写人与自然的博弈与斗争
还有和谐。军事题材对我来说是

一种全新的挑战，我喜欢这种挑
战。战争的天空下，人性会发生诸
多变化。亲情、友情，甚至对生命
的理解都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
才是作家要去研究、去叩问的。

齐鲁晚报：这几年您出书的
数量很大，是不是与自己所处的
年龄有关系？是到了多出创作成
果的阶段了吗？

许开祯：我始终认为，作家成
名不能太早，作家必先完成生活
积累与生活磨炼。当生活打在作
家心灵上的烙印足够深时，作家

才能拿起笔，将生活的沉重写出
来。作家的黄金期应该是人到中
年后，经历了生活的各种变故，
感悟了人生必须感悟的一系列
苦难与悲欢，作家对生活才能吃
透，才能把生活最核心的东西体
验出来。作家的创作是有活跃期
的，有些作家甚至有井喷期，一
个特殊的时期会表现得相当活
跃，然后再进入缓冲或平静期。
我想这几年我的创作可能正处
于这样一个状态。内心总有想表
达的东西，强烈的创作冲动驱使
着我，无法停笔。

>> 我的创作很活跃，正处于井喷期

齐鲁晚报：您说“爱上写作
是一件麻烦的事情”，麻烦源自
心灵与肉体感知世界时的矛盾。
这种矛盾是作家所必需的写作
养分吗？

许开祯：作家常常是分裂
的，这种分裂表现在——— 作家
多是活在内心世界里，所思所
想有时候完全归依于内心；而
这种内心的欲望与渴求往往与
现实有太大的差距，作家屈服
于内心，而从不屈服于现实。但
更多的时候，作家对现实的混

乱与麻木又无能为力。内心的
强大与现实中的虚弱是所有作
家无法克服的一个痛，正是这
痛的存在，才促成了作家写作
的动机。作家对所处的现实永
远不满意，永远存在内心的抵
抗与批判。

齐鲁晚报：那么您自身，会
因为写作需要屈服于市场而矛
盾不已吗？

许开祯：我希望自己能不为
名利去写，专注于内心的表达与

倾诉，专注于自己想象的那个精
神世界。但这种写作越来越受到
物质世界的抵抗与拒绝，作家写
作不能不考虑市场，不能不考虑
读者的阅读习惯；考虑过多，又
不可避免地对创作本身构成伤
害。畅销书并不是我最想写的，
但为了生存，我必须去写。畅销
书写多了，对内心以及文学理想
造成的伤害就越来越多，这是我
所面对的一个困境。我正在调
整，并力图保证文学品质不受伤
害和浸染。

>> 畅销书写多了会对内心有伤害

许开祯不认同自己是

官场小说作家，因为作家

就是作家，不受题材约束；

许开祯写传统、写诗歌还

写散文，因为作家也不应

受文本形式的约束；许开

祯说作家的写作离不开故

土，因为乡愁是灵魂的根，

是精神的占领地。近两年，

许开祯以每年多部小说的

速度进行写作，不久前他

又拿出了转型之作《独立

团》。许开祯称自己正处在

写作生涯的井喷期，无法

停笔。

作者简介

许开祯，著名作家，经历
丰富，却于事业顶峰时辞去公
职，进寺院修行一年。2002 年
开始专业创作，已出版《打
黑》、《政法书记》、《人大代
表》、《堕落门》、《省委班子》、

《拿下》、《跑动》等多部小说。

许许开开祯祯：：

面面对对现现实实乱乱象象，，

作作家家要要率率先先发发声声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师师文文静静

▲ 许开祯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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